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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年
有
北
京
作
家
旅
新
加
坡
，

看
見
濱
海
灣
金
沙
賭
場
特
異
：
由

三
幢
大
騎
樓
頂
住
，
由
半
山
五
十

七
樓
以
上
的
空
中
花
園
一
環
泳
池

攔
腰
撐
住
，
據
說
當
天
有
當
屆
世

界
三
點
式
美
女
在
拍
泳
裝
，
可
惜
是
日
不
見
芳

蹤
。
那
天
老
闆
黃
亞
細
特
備
大
酒
店
大
型
肉
食
枱

和
特
產
厚
湯
底
，
灼
豬
腰
和
豬
膶
特
新
鮮
材
料
全

力
招
待
，
四
個
鬼
佬
每
人
捧
一
隻
海
南
雞
食
七
咁

食
，
牛
車
水
牛
腩
王
肉
骨
茶
、
豬
腰
、
豬
膶
等
，

蘿
蔔
糕
、
青
檸
水
、
印
式
鯧
魚
，
好
似
食
皇
室
自

助
餐
，
食
到
各
人
飽
到
黐
肺
，
據
說
馬
拉
皇
府
一

個
飲
食
顧
問
官
獻
計
說
，
不
如
叫
飲
食
大
臣
，
把

秘
傳
黃
亞
細
肉
骨
茶
烹
法
，
秘
傳
黃
亞
細
二
叔
，

使
這
秘
法
傳
回
東
土
，
使
養
豬
食
豬
的
廣
東
客
家

人
重
掌
養
豬
之
技
，
別
說
東
土
客
家
人
絕
技
由
東

散
往
西
方
，
但
黃
亞
細
肉
骨
沒
教
給
東
土
大
老

闆
，
東
土
大
老
闆
沒
得
吃
最
正
肉
骨
茶
，
悻
悻
然

回
去
。
新
加
坡
吃
不
着
正
貨
，
從
此
不
准
門
人
光

顧
黃
家
，
至
今
黃
亞
細
肉
骨
茶
式
微
到
今
天
。

黃
亞
細
原
來
和
成
龍
有
一
點
關
係
，
成
龍
是

黃
飛
鴻
傳
人
，
本
來
老
師
傅
有
心
教
他
一
手
絕

技
，
成
龍
和
林
子
祥
、
葉
恬
之
好
友
說
他
教
他

醉
拳
，
鬍
鬚
仔
孝
他
醉
棍
，
成
龍
不
肯
學
醉
拳

教
不
成
，
肉
骨
茶
沒
有
傳
回
東
土
，
結
果
是
香

港
前
特
首
曾
蔭
權
吃
不
到
肉
骨
茶
，
中
國
北
方

人
吃
不
着
醉
骨
茶
，
雙
方
皆
有
此
一
缺
，
中
國

南
北
均
留
下
一
個
大
崩
口
。

余
華
在
台
灣
出
版
了
一
本
新
書
《
十
個
詞

彙
裡
的
中
國
》
，
用
十
個
關
鍵
詞
說
中
國
的

痛
，
並
在
台
北
書
展
中
，
與
台
灣
政
治
評
論

人
張
鐵
志
展
開
熱
烈
的
對
談
。

余
華
說
，
十
個
詞
彙
有
些
是
過
去
很
熱
，

現
在
已
經
褪
色
，
如
「
領
袖
」
、
「
人
民
」
；
有

些
是
從
過
去
到
現
在
都
那
麼
熱
，
如
「
差
距
」
、

「
革
命
」
；
有
些
是
九
十
年
代
才
出
現
的
新
詞
，

如
「
草
根
」
、
「
山
寨
」
、
「
忽
悠
」
。

余
華
還
說
到
中
國
的
各
種
痛
。

在
這
部
書
的
「
後
記
」
，
他
以
切
身
經
歷
，
寫

下
其
中
之
一
的
「
余
華
的
痛
」
。

一
九
七
八
年
，
余
華
還
是
個
小
鎮
上
的
牙
醫
，

要
替
工
人
和
孩
子
打
防
疫
針
，
那
時
資
源
匱
乏
，

針
頭
要
反
覆
使
用
，
久
而
久
之
，
針
頭
都
生
了
倒

鈎
，
扎
針
後
拔
出
來
都
會
鈎
出
一
小
粒
肉
米
，
工

人
習
以
為
常
，
一
咬
牙
就
挺
過
去
了
。

直
到
余
華
到
幼
兒
院
替
小
孩
扎
針
，
小
孩
都
放

聲
大
哭
，
他
才
驀
然
驚
覺
，
感
覺
到
心
疼
，
趕
緊

回
去
立
即
把
針
頭
磨
尖
。

余
華
事
後
憶
起
，
感
到
很
內
疚
，
心
想
自
己
為

什
麼
不
能
在
聽
到
孩
子
的
哭
聲
前
，
就
感
到
工
人
的
疼
痛

呢
？
為
什
麼
自
己
不
能
先
扎
自
己
一
針
呢
？
余
華
寫
道
：

—
當
他
人
的
疼
痛
成
為
我
自
己
的
疼
痛
，
我
就
會
真
正

領
悟
到
什
麼
是
人
生
，
什
麼
是
寫
作
。

—
因
為
，
這
個
世
界
上
可
能
再
也
沒
有
比
疼
痛
感
更
容

易
使
人
們
互
相
溝
通
了
。

我
曾
為
余
華
在
香
港
出
版
過
兩
本
小
說
集
。

一
本
是
短
篇
小
說
集
，
選
輯
了
余
華
早
年
的
短
篇
小
說
，

收
入
《
二○

○
○

年
文
庫
—
當
代
中
國
小
說
文
庫
精
讀
》
；

另
一
本
是
《
西
北
風
呼
嘯
的
中
午
》
，
收
入
《
世
界
當
代

華
文
文
學
精
讀
文
庫
》
，
也
是
短
篇
集
。

至
於
後
者
，
余
華
自
己
寫
的
《
序
．
文
學
中
的
現
實
》
一

文
中
，
對
他
近
年
一
再
強
調
的
「
文
學
的
現
實
」
有
很
好
的

闡
述
：

什
麼
是
文
學
中
的
現
實
？
我
要
說
的
不
是
一
列
火
車
從
窗

前
經
過
，
不
是
某
一
個
人
在
河
邊
散
步
，
不
是
秋
天
來
了
樹

葉
就
掉
了
，
當
然
這
樣
的
情
景
時
常
出
現
在
文
學
的
敍
述

裡
，
問
題
是
我
們
是
否
記
住
了
這
些
情
景
？
當
火
車
經
過
以

後
不
再
回
到
我
們
的
閱
讀
裡
，
當
河
邊
散
步
的
人
走
遠
後
立

刻
被
遺
忘
，
當
樹
葉
掉
下
來
讀
者
無
動
於
衷
，
這
樣
的
現
實

雖
然
出
現
在
了
文
學
的
敍
述
中
，
它
仍
然
只
是
現
實
中
的
現

實
，
仍
然
不
是
文
學
中
的
現
實
。

至
於
什
麼
是
文
學
的
現
實
呢
？
他
援
引
了
但
丁
的
《
神

曲
》
的
詩
句
加
以
說
明
：

在
那
部
偉
大
的
《
神
曲
》
裡
，
奇
妙
的
想
像
和
比
喻
，
溫

柔
有
力
的
結
構
，
從
容
不
迫
的
行
文
，
讓
我
對
《
神
曲
》
的

喜
愛
無
與
倫
比
。
但
丁
在
詩
句
裡
這
樣
告
訴
我
們
：
「
箭
中

了
目
標
，
離
了
弦
。
」
但
丁
在
詩
句
裡
將
因
果
關
係
換
了
一

個
位
置
，
先
寫
箭
中
了
目
標
，
後
寫
箭
離
了
弦
，
讓
我
們
一

下
子
讀
到
了
語
言
中
的
速
度
。
仔
細
一
想
，
這
樣
的
速
度
也

是
我
們
經
常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可
以
感
受
到
的
，
問
題
是
現
實

的
邏
輯
常
常
制
止
我
們
的
感
受
能
力
，
但
丁
打
破
了
原
有
的

邏
輯
關
係
後
，
讓
我
們
感
到
有
時
候
文
學
中
的
現
實
會
比
生

活
中
的
現
實
更
加
真
實
。

從
以
上
援
引
的
文
字
，
也
可
以
略
窺
余
華
的
創
作
觀
。

（
《
怪
傑
余
華
》
之
八
，
完
）

余華的痛

早
陣
子
報
紙
報
道
有
一
名
急
症
醫
生

講
「
新
研
究
」
，
內
容
是
不
少
地
方
已

提
倡
的
「
發
燒
不
用
退
」
理
論
，
理
據

是
因
為
高
燒
時
免
疫
能
力
會
增
強
，
且

不
用
怕
燒
壞
腦
，
因
為
燒
壞
腦
其
實
是

另
一
種
病(

「
腦
炎
」)

，
一
般
感
冒
或
病
毒
感

染
是
不
會
高
燒
至
四
十
一
度
。

但
文
中
有
一
結
論
很
有
趣
，
就
是
：
「
這
發

現
與
傳
統
醫
學
概
念
有
所
衝
突
。
我
們
應
否
還

處
方
退
燒
藥
物
呢
？
膽
小
的
我
仍
然
沒
有
勇

氣
突
破
傳
統
，
希
望
聰
明
的
科
學
家
能
再
提
供

多
點
理
據
說
服
我
們
。
」
我
很
欣
賞
這
位
醫
生

在
香
港
主
流
的
「
退
燒
文
化
」
中(

你
看
健
康

院
派
多
少
退
燒
藥
便
知
道
，
有
父
母
在
打
針
後

甚
至
孩
子
未
開
始
發
燒
，
已
經
為
鼓
勵
餵
食
退

燒
藥)

，
敢
於
說
出
「
新
研
究
」
，
但
亦
從
她

的
態
度
，
看
出
香
港
醫
生
是
如
何
固
步
自
封
。

一
來
這
理
論
其
實
已
經
不
新
，
台
灣
衛
生
局

不
知
用
了
多
少
年
的
指
引
是
：
四
十
一
度
以
下

不
必
用
藥
退
燒
。
這
除
了
是
指
引
，
亦
是
教
育

民
眾
的
第
一
步
。
傳
統
上
，
老
人
家
都
很
害
怕

「
燒
壞
腦
」
，
但
如
今
科
學
都
證
明
身
體
是
需

要
一
定
溫
度
才
能
對
抗
病
菌
，
醫
生
只
要
解
釋
清
楚
給
父

母
聽
，
大
家
都
會
明
白
。
二
來
就
是
這
亦
看
醫
生
的
接
受

能
力
有
多
高
，
事
實
已
是
科
學
實
證
，
但
香
港
這
位
醫
生

仍
不
敢
不
用
藥
。
她
身
為
專
業
人
士
，
也
把
責
任
再
推
回

科
學
家
身
上
，
叫
市
民
怎
樣
依
賴
你
呢
？
作
為
醫
生
，

一
要
清
楚
知
道
最
新
醫
學
資
訊
，
二
是
有
所
行
動
糾
正
從

前
的
誤
解
；
就
「
退
不
退
燒
」
而
言
，
香
港
的
醫
生
在
這

方
面
表
現
令
人
咋
舌
。

除
了
台
灣
，
另
一
專
業
的
例
子
是
日
本
。
之
前
談
疫

苗
時
，
曾
說
日
本
是
已
發
展
國
家
中
唯
一
敢
停M

M
R

混

合
針
的
地
方
，
理
由
是
很
多
民
眾
表
示
副
作
用
太
大
，
甚

至
認
為
與
自
閉
有
關
。
我
們
先
不
去
說
科
學
結
果
如
何
，

但
他
們
的
而
且
確
停
了
一
年
，
之
後
用
個
別
疫
苗
去
取

代
。
雖
然
不
是
正
面
承
認
此
針
的
問
題
，
但
也
為
了
大
眾

的
疑
慮
作
出
改
動
。
此
外
，
近
年
在
香
港
火
紅
的
子
宮
頸

癌H
PV

疫
苗
（
廣
告
鋪
天
蓋
地
了
）
，
在
日
本
因
為
有

三
十
多
個
女
性
在
接
種
後
出
現
渾
身
疼
痛
，
日
本
厚
生
勞

動
省
立
刻
把
疫
苗
叫
停
，
呼
籲
民
眾
不
要
接
種
，
並
要
求

兩
間
提
供
此
疫
苗
的
藥
廠
增
補
資
料
。
現
在
雖
然
婦
女
仍

可
接
種
，
但
醫
生
會
講
明
風
險
，
她
們
再
自
行
選
擇
。

其
實
，
我
們
只
是
要
求
政
府
或
會
有
類
似
這
種
指

引
，
而
不
是
任
由
藥
廠
賣
廣
告
，
任
由
他
們
說
用
藥
的
好

處
、
副
作
用
的
稀
少
。
希
望
有
一
天
，
香
港
的
醫
生
也
會

如
台
灣
及
日
本
，
真
的
以
市
民
的
健
康
為
先
。

不同國家的醫生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恭
喜
陳
豪
陳
茵
媺
榮
升
爸
爸
媽
媽
！

「
小
豪
子
」
十
二
月
四
日
下
午
瓜
熟
蒂
落
，

陳
茵
媺
自
然
分
娩
順
產
，
小
寶
貝
重
六
磅
十
一

安
士
，
母
子
平
安
，
在
普
天
同
慶
的
聖
誕
月
，

更
添
喜
氣
洋
洋
。

「
小
豪
子
」
出
生
翌
日
，
陳
豪
出
席
商
場
聖
誕
亮

燈
儀
式
時
宣
佈
喜
訊
，
成
為
各
大
媒
體
娛
樂
頭
條
，

增
加
商
場
曝
光
率
，
有
助
宣
傳
，
客
戶
當
然
覺
得
物

超
所
值
。
這
亦
是
陳
豪
受
廣
告
商
歡
迎
的
原
因
，
他

非
常
合
作
，
盡
量
配
合
宣
傳
，
卻
又
不
致
予
人
「
世

界
仔
」
的
市
井
感
覺
，
仍
然
保
有
一
份
文
質
彬
彬
的

氣
質
，
增
加
他
的
吸
金
力
度
。

新
任
爸
爸
在
活
動
上
情
不
自
禁
稱
讚
乖
兒
子
「
好

靚
仔
（
好
帥
）
」
六
次
之
多
，
「
小
豪
子
」
遺
傳
了

爸
爸
媽
媽
的
美
麗
基
因
。
陳
家
添
新
成
員
，
娛
樂
圈

又
添
一
星
寶
寶
。

陳
家
不
肯
透
露
小
豪
子
的
出
生
時
辰
，
這
個
完
全

明
白
，
是
免
相
士
們
抽
水
，
為
剛
出
生
的
寶
寶
算

命
，
推
測
其
性
格
，
適
合
做
什
麼
職
業
，
旺
父
還
是

旺
母
，
名
字
應
取
多
金
、
多
土
還
是
多
水
、
木
，
以

配
合
五
行
之
說
。
雖
然
相
士
們
都
不
會
講
負
面
的

話
，
但
作
為
父
母
，
這
是
保
護
孩
子
的
第
一
關
，
不

為
自
己
及
寶
寶
招
來
壓
力
。

陳
豪
陳
茵
媺
跟
所
有
現
代
父
母
一
樣
，
先
為
兒
子

取
英
文
名
字
，
中
文
名
字
則
交
由
長
輩
負
責
。
「
小

豪
子
」
取
英
文
名A

iden

，
除
為
配
合
媽
媽A

im
ee

英
文
名
的
首
兩
個
英
文
字
母
外
，
陳
豪
不
願
解
釋

A
iden

的
意
思
。
根
據
資
料
，A

iden

源
自
愛
爾
蘭

語
，
意
思
是
「
激
烈
」
或
「
熱
烈
」
，
看
來
陳
豪
夫

婦
是
想
用
名
字
寄
意
，
祝
願
兒
子
性
格
開
朗
、
樂

觀
、
熱
情
、
溫
暖
。

陳
豪
的
幸
福
常
被
借
用
來
諷
刺
廖
碧
兒
的
形
單
影

隻
。
當
日
廖
碧
兒
被
揭
劈
腿
，
傳
媒
都
敵
愾
同
仇
，
對
廖
碧
兒

口
誅
筆
伐
、
明
嘲
暗
諷
。
對
於
陳
豪
覓
得
真
愛
及
有
個
幸
福
家

庭
，
大
家
在
替
他
開
心
之
餘
，
不
免
又
向
廖
碧
兒
發
箭
。
希
望

籍
着
時
間
流
逝
，
廖
碧
兒
可
脫
離
陳
豪
效
應
。

陳豪得子又關廖碧兒事？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人
如
何
可
改
變
命
運
？
除
卻
修
行
外
，

答
案
離
不
開
四
步
曲
：
知
命
、
改
進
心

性
、
修
正
行
為
及
行
善
積
德
。
有
人
認
為

這
說
法
只
是
導
人
向
善
的
空
談
，
但
宋
代

的
將
士
曹
彬
卻
將
之
付
諸
實
行
，
並
成
功

扭
轉
命
運
，
成
為
證
明
此
言
非
虛
的
上
佳
例

子
。曹

彬
是
誰
？
他
乃
北
宋
的
開
國
名
將
，
其

一
生
最
顯
赫
的
功
績
，
莫
過
於
替
趙
匡
胤
滅

南
唐
帝
國
。
不
過
立
下
這
些
大
功
之
前
，
他

曾
遇
上
奇
人
陳
摶
老
祖
，
並
獲
得
了
「
知

命
」
的
啟
示
︱
︱
據
說
陳
摶
師
承
著
名
的
相

學
家
麻
衣
道
人
，
不
但
精
通
易
學
，
更
開
創

算
命
術
紫
微
斗
數
，
同
時
在
修
仙
方
面
亦
甚

有
成
就
，
公
認
為
道
教
中
的
神
仙
。

當
日
曹
彬
與
陳
摶
老
祖
相
遇
，
後
者
直
言

曹
彬
的
相
格
「
邊
城
骨
起
，
印
闊
眉
開
，
目

長
光
耀
，
必
主
早
貴
，
惜
乎
頤
削
口
垂
，
無
有
晚
福
」
，

簡
而
言
之
，
就
是
指
曹
彬
面
上
主
少
年
及
中
年
運
的
上
停

及
中
停
俱
佳
，
所
以
能
夠
少
年
得
志
，
但
由
於
主
晚
年
運

的
下
停
不
夠
飽
滿
，
嘴
部
又
下
垂
，
所
以
年
老
時
恐
怕
晚

境
悽
涼
。
陳
摶
於
是
勸
曹
彬
在
行
軍
打
仗
之
時
，
盡
量
減

少
殺
戮
，
也
即
透
過
上
文
提
及
的
改
進
心
性
、
修
正
行
為

及
行
善
積
德
去
嘗
試
將
命
運
改
變
。

話
說
曹
彬
在
聽
罷
老
祖
的
勸
喻
後
，
果
真
嚴
禁
將
士
屠

城
濫
殺
，
更
對
被
擄
獲
的
女
性
以
禮
相
待
。
到
後
來
攻
伐

南
唐
之
時
，
曹
彬
更
詐
病
不
出
，
聲
稱
他
所
得
之
病
不
能

憑
醫
藥
治
癒
，
而
是
要
憑
將
士
們
對
天
焚
香
發
誓
，
在
戰

場
上
不
亂
殺
無
辜
百
姓
，
才
能
助
其
康
復
。
將
士
們
自
然

按
曹
彬
的
話
向
天
立
誓
，
征
戰
時
也
盡
量
遵
守
諾
言
，
免

卻
了
不
少
無
謂
的
生
命
消
逝
。

戰
後
，
曹
彬
再
與
陳
摶
這
位
仙
人
相
見
，
後
者
驚
奇
地

發
現
其
面
相
已
改
，
同
時
更
泛
着
吉
祥
的
金
光
，
完
全
將

晚
福
不
濟
的
命
運
扭
轉
︱
︱
根
據
歷
史
記
載
，
曹
彬
後
來

不
但
活
到
六
十
九
歲
，
其
子
孫
更
封
王
進
爵
，
享
受
到
極

為
豐
厚
的
福
氣
。

改運四步曲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11月9日，周六，一場小雨過後，我上街想給
自己買一件冬裝。
在本城最有名的商業街，從下午1點一直逛到4
點，竟沒有見到一件令我滿意的衣服。既累又惱
之際，忽然想起網上正在熱議雙十一，阿里巴
巴、京東等電商，要繼去年大獲成功後，再掀今
年網購狂潮，幾百萬種商品將打折出售。今天買
不到衣服，明天到網上看吧。
回返途中，又想起晚上電視將轉播廣州恒大對

韓國首爾FC的比賽。到家後，洗澡做飯，一通忙
活，待到8點球賽開始時，我正好坐在了電視機
前。
能容納4萬多名觀眾的廣州天河體育場座無虛
席，最底票價400元的入場券，一周前就被搶購
一空，黃牛黨已經把球票炒到了幾千元一張。北
國雖已轉冷，廣州卻是熱火朝天。站在場邊指揮
比賽的著名教頭納比僅穿一件襯衣，場上球員拼
了十分鐘後，已是大汗淋漓。
恒大足球隊2010年成立。恒大是全國有名的地
產巨鱷，老闆許家印豪氣沖天，立下了3到5年奪
得亞洲足球冠軍的誓言。俱樂部不惜重金，引進
了幾名南美球員，還請來了曾拿過世界冠軍的教
練納比，球隊技、戰術水平明顯高於國內對手。
對可憐的中國球迷來說，他們已嘗夠了國家隊一
敗再敗的苦澀，許多人早遠離了輸得成了笑話的
中國足球。但是，今天晚上，億萬球迷移情別
戀，他們才不管恒大僅僅是一支職業俱樂部球
隊，主力球員是老外，並且由一位意大利老頭執
教，他們直截了當將恒大當成了中國足球的代
表。帶着急切的期待和火熱的愛心，他們不是千
里迢迢趕赴廣州，就是早早坐在電視機前，共同
為恒大加油。
全場比賽，恒大佔盡優勢，並且率先打進一

球，雖然不久被對手扳平，但主隊取勝機會仍然
不少。在熬過了令人緊張到窒息的最後十分鐘
後，人們聽到主裁判吹響了終場的哨聲。恒大最
終憑借客場比賽進球多一個戰勝對手，捧起了亞
洲冠軍獎盃。

天河體育場一片沸騰，廣州徹夜難眠，全國球
迷興奮不已，網絡上歡聲雷動，央視解說員和嘉
賓的聲音都顫抖了。恒大球員拋起了納比，並像
外國運動員一樣拿着香檳酒相互追逐着噴灑。
儘管中國足球有種種弊病，儘管我們承受了太

多的屈辱和失敗，儘管國家隊還在亞洲杯預選賽
的泥潭中掙扎，儘管這個剛到手的冠軍縈繞着虛
幻的色彩，這一切，都無妨球迷們在這個夜晚仰
天長歌，舉杯狂歡。
第二天上午，我登陸了數家電商網站，在當當
網的男裝系列裡挑的格外仔細，最後下單買了一
件各方面都中意的衣服，其價格比昨天我在街上
看到的一些商品還便宜。
11月11日，星期一，到報社上班，同事們都在
議論雙十一，都在說光棍節變成了電商購物節。
網上的消息很快就有了，昨晚有人通宵不眠，他
們早就選好了商品，專等夜裡12點後下單。在阿
里巴巴總部，矗立着一塊高達5米的液晶屏，實
時顯示交易情況，零時第4分鐘，交易額突破8
億，第6分鐘，突破10億，到下午1點，交易總
額已達191億元，這是去年雙十一24小時的交易
數字，到21點，突破300億，到24點，銷售額達
到350億元。
11月12日，打開各家報紙一看，滿版滿版的，
都是關於雙十一的報道，披露出
的一些細節令我大為驚訝，嘆為
觀止。有位新婚不久的妻子嫌老
公加班，沒有陪自己過生日，幾
乎把家裡的卡刷爆了，一夜買了
28件商品，花了18萬元。廣東一
家職業技術學院應同學倡議，決
定11日通宵不斷電不斷網。廈門
一公司專門放假半天，並貼出緊
急通知：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搶
購，今天不搶心情不好，心情不
好就沒心情工作，沒心情工作就
影響效率……蜂擁而至的搶購
者，導致各大購物網站應接不

暇，不僅網速降低，部分網站無法登陸，一些熱
門物品的網頁甚至出現癱瘓。
從11月9日到11日，短短三天時間，神州大地

兩次全民狂歡。我們不能不感歎，這真是一個商
業資本笑傲江湖的時代。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高
低，數億人都被資本和商人營造出的節日般的歡
樂所席捲。人們從裡到外、從頭到腳、從心靈到
情緒，都被資本和商業化徹底洗禮了。
資本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商人對歷史、習俗乃
至大眾節日的改造，是如此的迫不及待和牛皮哄
哄。眼看着一個狂歡緊接着又一個狂歡，眼看着
民眾的激情和一擁而上的狂熱，將初冬的清冷打
得節節敗退，將北吹的寒風燒成了暖氣團，我試
圖讓自己漸漸平靜下來，對這一現象略作思考。
先說恒大奪冠。這的確是中國職業足球的勝
利，的確值得高興和慶祝。但是縱觀奪冠歷程，
幾場關鍵戰役的取勝，多依賴於外籍球員的組織
與進攻，如果沒有這幾名外援呢？或者哪怕其中
一名外援受傷不能參加比賽呢？後果就難以預料
了。顯然，恒大的勝利，是一種植入性的勝利，
是靠巨額轉會費和獎金堆積出來的，它能持續下
去嗎？它能延續多久？它對其他俱樂部會有何種
示範作用？僅僅靠錢，靠巨資投入，能改變中國
足球整體落後的尷尬嗎？中國國家足球隊的糟糕
戰績，表明我們足球的真實水平實在太差，足球
人才的培養問題多多，青少年足球運動普及率太
低。恒大確實給全國的球迷帶來了喜悅和興奮，
但歡樂之後，我們更應該看到，這種歡樂有不少
虛幻成分，它經不起推敲，經不起聯想，經不起

比較。
再說雙十一。輝煌的銷售業績，意味着對消費
者的莊嚴承諾。商品幾時能送達客戶？其質量能
否有保障？如果客戶對商品不滿意，能否退貨？
去年有一網友，下單後一個多月才收到商品。此
外，雙十一人為製造出一個消費波峰，讓商家的
採購、倉儲面臨巨大壓力，並強化了消費者惟價
格是從的習慣。網購牽涉的諸多環節，如果有一
處做得不好，消費者怕又要想念商場購物的種種
便利。
放眼全球，資本和商業的力量堪稱偉大，其無
堅不摧的攻勢、撼天動地的氣魄、破解地方守舊
觀念及陳規陋習的能量，都是讓人驚詫、嘆賞
的。當然，過度的商業化也有弊病，它容易讓人
關注物質，沉湎於消費及享受，陶醉在個人和家
庭的氛圍中，卻忽略了人的本質、人的社會性，
忽略了人的全面發展所必須的制度變革與建設。
一個適應人的個性發揮和共同體進步的社會，不
是僅靠資本的擴張和商業化潮流就能換來的。
在這個初冬時節，我們享受了資本和商業化帶
給我們的歡樂。我們格外珍惜這種歡樂，因為這
種歡樂於我們是如此之少、如此新鮮。如果我們
的社會體制和公共生活更加規範、廣闊，更與以
商業化為代表的進步趨勢相一致，我們本來可以
有更多歡欣的。我們的幸福和歡暢，本來有更深
邃、更本質的源泉，本來可以沒有這些虛幻和浮
躁的色彩，並且更為可靠、更值得擁有、更加真
實而持久的。

初冬的狂歡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我
自
己
是
一
個
守
時
的

人
，
和
人
家
訂
下
約
會
的

時
間
，
一
定
提
前
或
準

時
，
當
然
百
次
中
會
有
一

兩
次
遲
到
，
因
為
是
真
的

遇
上
了
大
塞
車
。
在
我
認
識
的

朋
友
之
中
，
和
我
一
樣
有
時
間

觀
念
的
人
，
大
概
有
三
至
四

位
。
他
們
不
但
不
會
遲
到
，
而

且
總
會
提
前
到
。
只
要
知
道
聚

會
中
有
他
們
，
我
也
會
提
前

到
，
免
得
他
們
孤
單
的
在
等

候
。最

沒
有
時
間
觀
念
的
，
以
我

去
參
加
飯
局
的
經
驗
，
是
娛
樂

記
者
。
以
前
電
視
台
請
吃
中

飯
，
我
們
幾
個
年
長
而
守
時
的

人
，
都
會
準
時
到
達
，
但
一
定
會
等
到
娛

樂
記
者
到
齊
了
，
電
視
台
的
公
關
才
叫
開

飯
。
最
快
的
一
次
是
比
預
定
時
間
晚
半
小

時
，
最
遲
是
一
小
時
之
後
。
有
了
幾
次

經
驗
之
後
，
我
們
這
些
「
老
坑
」
，
就
再

也
不
參
加
這
樣
的
飯
局
了
。

最
近
看
一
本
舊
書
，
名
叫
《
時
間
地

圖
》
，
封
面
上
有
以
下
的
文
字
：
時
間
不

是
絕
對
的
，
一
天
不
一
定
是
二
十
四
小

時
，
一
個
星
期
不
見
得
是
七
天
。
我
想
起

的
是
六
七
十
年
代
的
英
國
披
頭
四
的
歌
，

《eight
days

a
w
eek

》
，
一
個
星
期
有

八
天
，
是
表
示
工
作
時
間
長
得
不
能
休

息
。
一
天
不
見
得
是
二
十
四
小
時
，
自
然

有
很
多
人
過
着
這
樣
的
生
活
，
生
活
悠
閒

懶
散
的
，
或
者
拚
命
工
作
的
，
都
屬
於

一
天
多
於
或
少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人
。

這
本
書
的
作
者
是
羅
伯
．
勒
范
恩
。
他

是
美
國
人
，
曾
到
巴
西
當
客
座
教
授
，
飽

嚐
巴
西
人
完
全
沒
有
時
間
觀
念
之
苦
。
他

在
巴
西
的
學
生
，
既
遲
到
，
卻
會
下
課
時

不
走
而
留
下
發
問
。
這
使
我
想
起
現
時
的

大
學
生
，
多
數
喜
歡
遲
到
，
而
更
喜
歡
在

下
課
鐘
聲
響
起
後
才
問
東
問
西
問
個
沒
完

沒
了
。
而
且
是
一
個
一
個
私
人
的
作
業
問

題
輪
着
問
，
生
怕
讓
別
人
分
享
似
的
。

雖
然
說
各
處
鄉
村
各
處
例
，
但
這
世

界
，
缺
乏
時
間
觀
念
的
人
相
信
佔
着
多

數
。 時間觀念

隨想
國
興 國

南
洋
傳
說
：
肉
骨
茶
和
醉
拳

杜亦
有道
阿 杜

■恒大奪冠 資料圖片 ■網購狂歡節期間忙碌的快遞員。 資料圖片


